
刺杀凯撒 

 

尤里乌斯·凯撒被美国国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人”。在军事上，他一生南征北战，从无败绩；在政治上，他明智地看到了共和

体制不再适应罗马的发展，于是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土地分配，债务减

免等等。尽管他尽可能地避免触碰贵族们的利益，但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大多数

改革者的命运。 

  

一、公关失误 

公元前 46 年，凯撒在罗马一连举行了四场凯旋式，庆祝他在高卢、埃及、

小亚细亚和非洲的军事胜利。按照传统，凯撒在前面驾着战车，士兵们跟在后

面，高唱嘲弄他的低俗歌曲。 

“罗马人，锁好门，保护好你的老婆， 

好色的秃子回来了！ 

你们借给他的金子， 

他全都花在了高卢的妓女身上。” 

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传统，它以尖锐的方式，提醒获胜的将军不要过于得

意。然而，像西塞罗所说的：“征服自己的精神、摒弃愤怒、在胜利中保持谦逊

——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只是最伟大的人，而是一个神。” 

即使心思缜密如凯撒，也不免有失策的时候。他在最后一场针对非洲的凯

旋式上干了件蠢事：把共和党（贵族党）人兵败自杀的场面画了出来。当人们

看到凯撒的宿敌加图用刀子剖腹，肠子流了一地的场景时，从欢声笑语变成了

噤若寒蝉。他们不喜欢加图，但他们敬畏他的正直。这是凯撒第一个重大的公

关失误。他本想展现对手的残忍，却把他变成了一个烈士。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凯撒为平民们准备了盛大的庆祝活动：除了传统的角

斗士表演外，他还让由罪犯组成军队，在斗兽场里厮杀；二十头大象被分为两

队，拼个你死我活；凯撒还挖了人工湖，让观众们欣赏船队海战。但他很快发

现，民心是个多么微妙的东西。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总会有人不满意。比

如，他手下的军人们哀叹，把这么多钱浪费在花里胡哨的东西上面，还不如奖

励给他们；当阳光太毒时，凯撒用上好的丝绸为观众们遮阳，再次引起了军人

们的抱怨，凯撒十分扫兴，盛怒之下将领头闹事的人处死。 

人们应该感到知足庆幸，经过多年的手足相残，罗马终于安定下来。凯撒



会不会像之前的独裁者苏拉一样，血洗罗马城？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元老院

的议员们争先恐后将各种荣誉和权力嘉奖给凯撒：他可以在观看演出时穿凯旋

服和戴桂冠；他被元老院赋予“解放者”和“元首”的称号，而且第二个称号

可以世袭罔替；元老院里专门为他用金子打造了宝座；他的生日被宣布为公共

节日；他出生的月份七月被重新以他的名字（Julius）命名，称作 July（“七

月”和他改革的阳历，一起成为凯撒在今天最触手可及的影响）；他可以和古代

的罗马国王一样，穿紫色的袍子；他被宣布为国父，可以连续当十年的执政

官；他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在过去，这一最高职位只能在国家危急关头设

立，而且最多只能延续六个月。 

想要毁掉一个人，那就尽情地赞美他。这些荣誉可谓是一箭三雕：一方面

安抚了凯撒；一方面引起同样有野心的人对他的嫉恨；一方面也是在重申元老

院的权威：不管你凯撒权力多大，最终的权威仍旧控制在元老手里。但凯撒可

不吃这一套，当他坐在罗马广场上，几位元老上前宣布新的嘉奖令时，他没有

起身致意，而是像国王接见大臣居高临下地接受了荣誉。 

受到侮辱的元老以及四周看热闹的民众，都对凯撒的行为感到愤慨。很明

显，凯撒有称王的迹象。为什么不能称王呢？罗马周围的属国和国家——埃

及，小亚细亚诸国，安息古国等——实行的都是君主制，就连鸟不拉屎的大不

列颠岛上都有国王。况且，凯撒已经有了国王的实权了：延续了近五百年的选

举制，已经被改成了任命制。一切的官职都由他指定——这是他对宪法最彻底

的破坏。 

凯撒以一种随意的态度对待这些曾被视为神圣的职位，更加令贵族们气

愤。当某位执政官在执政年的最后一天去世时，凯撒不和元老院商议，随便指

派一个人当了几小时的执政官——这一过去最为荣耀的职位。西塞罗讽刺说：

“替补的执政官兢兢业业，在当职期间都没合过眼。”按照惯例，他和朋友一起

去祝贺那位“当选”的执政官：“咱们快点走吧，不然他就下岗了。” 

凯撒的意思很清楚，他说过：“共和国只是虚名，既无内容也无形式。”  

不只是贵族和元老，就连他所依赖的平民阶级都对凯撒产生不满。在剧场

观看表演时，他不是专心与民同乐，而是在那儿办公，听取汇报和口授信件。

如果他想塑造勤政的形象，那么民众们并不买账。而且，他多次侮辱平民保民

官。几年前，当他入侵罗马时，给出的理由是共和党侮辱了保民官；如今，当

有人称呼凯撒为“国王”，两位保民官将那人逮捕时，凯撒下令取消两位保民官

的资格，理由是他们策动了这场闹剧。而根据法律，保民官可是享有神圣的豁

免权。 

当凯撒称帝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时，罗马人知道自己该行动了。三月十五日

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在那之后，凯撒将东征安息古国。西比尔书中曾经预言：

只有一位国王才能征服安息。为了实现这一预言，凯撒的表兄科塔将在那天提



议，加冕凯撒为罗马城以外的国王。 

  

二、凶手名单 

当有人告知凯撒，说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准备谋害他时，他说他不害怕胖子

（安东尼和多拉贝拉），但害怕苍白、瘦弱的人。他曾经问朋友：“你觉得卡修

斯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不喜欢他，他长得太苍白了。” 

三月十五日的那场谋杀，卡修斯是主要发起人。他之前是共和党人，在共

和党战败后投降凯撒，并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司法官和执政官。尽管如此，卡

修斯并不感激凯撒。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共和党人之所以恨凯撒，“正是

因为他原谅并善待他们。他们受不了从凯撒那里接受恩惠，这些恩惠他们本来

就属于他们——如果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的话。”卡修斯知道，如果想让刺杀行动

显得更加正义、更有号召力，就必须拉马克·布鲁图上船。 

马克·布鲁图是卢修斯·布鲁图的后人。大约 500 年前，卢修斯·布鲁图

驱逐了罗马的最后一个国王，并建立了共和国，从而成为共和制的象征。马

克·布鲁图热爱哲学，为人正直，在罗马人中享有很大的声望。和卡修斯一

样，他在共和党战败后投降凯撒。凯撒非常喜欢布鲁图，不仅是因为他的品

格，也因为他是凯撒老情人塞维利娅的儿子。有人甚至说布鲁图是凯撒的私生

子。 

可以理解，马克·布鲁图为母亲的出轨行为以及出轨对象感到尴尬。凯撒

变着花样用官职向布鲁图示好，布鲁图的心终于有点暖化了。他希望能通过自

己的影响，说服凯撒恢复共和制，并在给西塞罗的信中乐观地说，凯撒正在加

入共和党的行列。西塞罗挖苦地评论：凯撒得去死人堆里才能加入他们。 

另一方面，卡修斯则提醒布鲁图，不应该被凯撒的恩惠所收买。在布鲁图

做决定的过程中，舆论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在布鲁图的座位上涂鸦：“布鲁

图，你睡着了”“你不配布鲁图的姓”；当他走在街上时，人们冲他喊：“我们需

要一个布鲁图”；当他去探望一个生病的朋友时，朋友说：什么时候布鲁图对得

起自己的姓，什么时候他的病就好了。 

当布鲁图意识到，凯撒不仅没有恢复共和制的想法，反而打算称王时，他

决定刚加入卡修斯的行动。 

布鲁图和卡修斯本来就属于敌对的阵营，只不过因为兵败，所以暂时投

降。对他们而言，刺杀是内战的另一种形式，因而，他们算不得真正的叛徒。

真正的叛徒是另外两个主谋者：盖乌斯·崔伯尼乌斯和德西穆·布鲁图。他们

是凯撒的左膀右臂——凯撒甚至在遗嘱中把德西穆列为第二顺位继承人。 

崔伯尼乌斯其实很早就开始谋害凯撒的性命，具体原因不清楚，可能是他



目睹了凯撒的变化，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以及失望；或许他想取凯撒而代之。在

内战刚结束时，他就曾与安东尼商量，问他是否愿意与他合伙谋杀凯撒，安东

尼没有同意。但有意思的是，安东尼并没有将这件事透露给凯撒——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小算盘。 

 德西穆享受凯撒的厚爱，被他指定为执政官和高卢总督。他和凯撒没有什

么矛盾。当卡修斯试探他是否愿意入伙时，德西穆表示，只要他的亲戚马

克·布鲁图加入，他就参加。由此可见，卡修斯招募布鲁图是多么明智。 

参加共谋的人出乎意料得多，有的资料说六十人，有的说八十人。被排除

在密谋之外的西塞罗对此十分惊讶，他为共和国感到庆幸。他们有的来自共和

党阵营，有的来自凯撒阵营。这么大规模的“密谋”行动，最后居然能成功，

一方面归因于行动的缜密，一方面归因于布鲁图的号召力，一方面也说明，杀

死凯撒是很多人共有的心愿，不管其出发点是什么。 

他们就行动地点展开商讨：有的提议在桥上行动，一伙人负责把凯撒推下

去，一伙人负责在桥下杀死他；有的提议在凯撒散步时捅死他；有人提议在凯

撒观看表演时杀死他；但最终决定，在三月十五日的元老院集会时行动，因为

他们不想把刺杀变成一次鬼鬼祟祟的行动，那样会发出不好的信息；而且，他

们可以把匕首藏在托加袍或者文件盒里；此外，德西穆手底下有一伙角斗士，

那天会在旁边的庞培剧院表演，在必要时他们可以起到保镖的作用。 

  

三、犯罪现场 

三月十五日之前，凯撒经历了种种不祥的征兆。西塞罗记录，当凯撒坐在

广场上主持占卜仪式时，用来预测的牺牲没有心脏。一位占卜官警告他要提防

三月十五日。三月十五日的头天晚上，凯撒梦见自己升入天空，被朱庇特封为

神。早上醒来时，妻子也说自己做了噩梦，梦见她抱着凯撒的尸体，尸体上血

迹斑斑。妻子央求他不要参加当日的集会。 

正在凯撒犹豫不决时，布鲁图等人已经到达集会。他们冷静地处理着公务

——说明他们对行动的正义性充满信心。但凯撒迟迟不来，不免让人心里发

毛。于是，德西穆便派上了用场。他的角色让人想起吕后杀韩信时用萧何做保

人一样。德西穆到了凯撒家，对他进行劝说，其雄辩之辞，任何人都难以抵

挡。他说：会议是由凯撒召集的，也是为他召开的，元老们辛辛苦苦聚到一

起，为的是给他加冕，他不去的话，让人心里怎么想？其中的缘由传出去，更

令人耻笑，人们会说：等凯撒老婆做了好梦之后，我们再开会；退一步讲，就

算凯撒觉得今天开会不吉利，他也应该亲自过去解散会议，以免显得仗势欺

人。 

于是，凯撒和德西穆以及安东尼一同上轿出发。 



从凯撒家到会场的一段路，对德西穆来说肯定是最漫长的。谁知道会发生

什么变故？凯撒前脚刚出家门，后脚就有朋友跑到他家里来告密，但由于他不

知道布鲁图等人行动的日期是哪一天，所以傻傻地决定等凯撒回来。路上，马

克·布鲁图的一个熟人，把一张纸条塞到凯撒手里，要他赶紧读，但有无数请

凯撒办事的人，同样把自己的申请书塞给凯撒，他根本没有时间打开纸条；当

他在路上看到占卜官时，对他开玩笑说：“三月十五日来了。”占卜官回答：“是

的，但还没有过去。” 

到了门口，崔伯尼乌斯把安东尼拦下，说有事和他商量：安东尼是个身强

体壮的人，如果让他进去，到时候他说不定会帮凯撒脱身——不能冒这个险。

凯撒进入会厅，在他的宝座上坐下，凯撒党人提里乌斯·辛布尔便走上前来，

央求他取消对他兄弟的放逐令——这正是他对凯撒怀恨的原因。凯撒早就听腻

了他的请求，不耐烦地拒绝了他。其他人也一起帮着辛布尔请求，凯撒发起火

来。这时，辛布尔拽着凯撒的托加袍，把他的脖子和肩膀露了出来——虽然有

点性感，但这就是行动的信号。辛布尔喊道：“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站

在凯撒身后的卡斯卡向凯撒的脖子扎去，但由于太紧张，只是刮破点皮。凯撒

抓住他的手，用自己手中的刻写笔扎进了卡斯卡的胳膊，说：“邪恶的卡斯卡，

你在干什么？”恐惧的卡斯卡突然开始飚外语，用古希腊语向他兄弟大喊：“兄

弟，帮忙！”他的兄弟上来刺中了凯撒的侧肋。 

这时凶手们都拥了上来，你一刀我一剑：卡修斯伤了凯撒的脸，德西穆割

了他的大腿，还有人从背后捅刀子——一语双关。布鲁图似乎想起了凯撒和他

母亲的关系，刺中了他的腹股沟。当时的气氛如此紧张，以至于刀子扎到了同

伙的身上，布鲁图的手就被卡修斯划破了，所以，凶手们的身上既有凯撒的

血，也有自己和同伙的血。凯撒的血流进了眼睛里，再加上失血过多，踉踉跄

跄地一边反抗一边想冲出去。但当他看清马克·布鲁图也在凶手之列时，也开

始飚外语，用古希腊语说：“还有你，孩子？”然后放弃抵抗，倒了下去，用托

加袍盖住头和下身。有人在他死后又补了刀。最后的尸检报告显示，他一共中

了二十三刀，只有一处是致命伤。 

  

四、尘埃落定 

行凶全程，对这一密谋毫不知情的其他元老，站在一边目瞪口呆，鸦雀无

声，只有两个元老站出来保护凯撒，无奈人数太少。等到凯撒咽气，他们吓得

一哄而散。布鲁图本想发表一篇痛斥暴君的演讲，却因没有听众只好作罢，随

人群一同散去。 

于是，凯撒的尸体便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躺在庞培塑像的脚下，直到三

个奴隶壮着胆子把他抬进了轿子，抬回了家中：一路之上，一支僵硬的胳膊无

力地耷拉在外面。 



就这样，伟大的凯撒被刺杀了。出乎布鲁图意料的是，共和国并没有自动

恢复，反而再一次陷入内战。继承凯撒事业安东尼、李必达和屋大维组成后三

头，在内战中获胜，他们几乎屠杀了所有的共和党人。然后，后三头火拼，由

屋大维胜出，他成为罗马第一位皇帝。 

从结果上看，通过刺杀凯撒，布鲁图不仅没能保存共和国，反而加速了帝

国的诞生。布鲁图没有弄明白，凯撒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凯撒死了，凯撒党还活着，他所代表的利益团体还活着。 

凯撒至少还是个温和的主人，屋大维可没那么心慈手软。不过，屋大维虽

然没有军事才能，但至少在一方面比凯撒精明——他最擅长公关活动：他从不

在观看表演时办公，而且，他也不称自己是国王或皇帝，而说是“第一公民”。 


